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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看了祂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
这是在《信德之光》系列中，两篇关于创世的文章的第一篇。
09/17/2021
—— 寻找一个超越宇宙的「面容」

—— 创世是一个启示

—— 圣经里关于创世的记述的核心主旨

「当我仰观祢手指创造的穹苍，和祢在天上布置的星辰月亮，世人算什么，祢竟对他怀念不忘﹖人子算什么，祢竟对他眷顾周详？」（咏8:4-5）自古以来，当人瞻望他们周围世界的奇观时，都会惊叹不已。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很好地掌握了日落彩霞、日月蚀、和北极光的科学原理，我们仍然对它们着迷。科学越进步，我们就越清楚地领悟到周围环境的错综复杂和浩瀚伟大：从微生物的生命和一切物质的原子结构开始，直到宇宙中各个星系的浩瀚和难以想象的辽阔距离。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且获得了自我意识时，尽管我们无法探知自己生命的起源，但在思考到实在的自我时，我们也可会大为惊讶。我从哪里来？虽然在现今的世界里，很多地区的生活步伐都很快速，使人很容易避开这些问题，但是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却不只是那些比别人更加喜欢自我反省的人。这些问题源于人有一种深切的需要，就是想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究竟是什么。这个需要有时候并未得人关注，但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它总会有一天重现。
寻找一个超越宇宙的「面容」
当人体会到自己个人的深不可测，或处身其中的世界的浩瀚伟大时，人有时会感到有点目眩。然而，人类与生俱来的宗教本能使古往今来每个时代的人都更深入地探索这些领域，以林林种种方式去寻找一张「面容」来朝拜。圣咏的作者在面对大自然的各种奇观时宣告说：「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穹苍宣扬祂手的化工。」（咏19:2）同样，当面对人的和生命的奥秘时，他大喊：「我赞美祢，因我被造，惊奇神奥。」（咏139:14）过去千百年来，人类从有形可见的世界中进阶到天主的层次的过程是很自然的。但今天，信徒们发现自己面对一些可能会令人困惑的问题。寻找那张超越人类所知的宇宙的「面容」，不只是人类的一个憧景，只适合于人类发展中那过去的、已经被取代了的阶段吗？科学的进步虽然无法解答每一个疑问和难题，但是它不是已经将创世这个说法贬为只是一块遮掩我们的无知的「面纱」吗？而且无论如何，科学不是假以时日就能为我们解答所有这些疑问吗？
假若我们不加思考地就视这个观点为卤莽，或视它为一个毫无根据的怀疑论的一种表现，这将会是错的。相反，它有助于强调如何「每一个世代的人，都必须重新体验、和重新活出信德。」[1] 今天，当科技证明了人只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知和可以做的东西是这么多，以至人以为在自己的新创意之先就已经有某一种秩序这个想法，有时候变得不太可能和难以想象，这点尤其适切。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静静地思考，好能坚强自己的信德，更深入地理解它的意义，它与科学和理性之间的关系，也好能让我们能够启发他人。当然，这两篇文章只能蜻蜓点水般指出一些路向，不能详细讨论这个与基督信仰的许多方面都有关系的议题。
创世是一个启示
作为开始，我们可以引用圣经中关于万有、特别是关于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每一个人的起源的章节。这一点非常具体，而且很容易用文字来表达：我们是天主所创造的，是祂自由、智慧和爱的果实：「上天下地，海洋深渊的任何化工，上主只要愿意，无一不由祂造成。」（咏135:6）「上主，祢的化工，是何其浩繁，全是祢以智慧所创办，祢的受造物遍地充满。」（咏104:24）
但是，一些最简单的陈述，是可以使得那最复杂的真相不为人所知晓的。如果今时今日，人的理性对于上段所勾划出的对世界的看法，有时候会变得模糊不清，同样，这个看法也不是人很简单地就获得了的。历史上，教会在信经中所宣示的创世，乃是在天主一步一步地给以色列人启示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圣经帮助人类去发现了不同的神话里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说法的各种局限。因此，人的理性得到了帮助，去超越那些才华横溢的希腊哲学家们的各种推测，并认识到以色列的天主就是唯一的、从无中创造了万物的天主。
圣经里有关创世的记述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天主不是用了一些已经存在的东西来创造，而只是以祂的圣言的力量：「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 …『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 ⋯。』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创1:3，26，27）另一个主要特征是，邪恶在太初时完全不存在：「天主看了祂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创1:31）创世纪一书绘影绘声地详述邪恶和苦难怎样在远古时代就进入了世界。尽管如此，又与人类普遍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圣经反复强调世界本质上是好的，受造界并不是一个被降格了的事实，而是一个天主的大恩。「宇宙的出现不是全能者任意的行动、能力的炫耀或自我肯定。受造界是属于爱的领域。… 天主的爱是一切受造物的存在理由：『的确，祢爱一切所有，不恨祢所造的；如果祢憎恨甚么，祢必不会造它』（智 11:25）。天父疼爱万有，使它们在世上各得其所。即使转瞬即逝的微小生物也是天主爱的对象，在其短暂的生命里，天主已用爱将牠包围。」[2]
若望福音的开端也为这段记述提供了决定性的说明。这位第四部福音的作者引用了创世纪的第一句（参阅创1:1）说：「在起初已有圣言。」（若1:1）在世界的起初时就已经有了圣言，祂使世界充满理性和意义：「智慧与祢同在，她洞悉祂的工作；当祢创造世界的时候，她已在场，知道祢喜悦什么，知道按祢的法律，甚么是正当的。」（智9:9）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谈到圣若望以希腊文logos去描述天主圣言时说：「Logos的意思是理性和言词──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并且正是由于它是理性而所以能够自我交流的理性。若望一锤定音地使用了这个言词，它成为了圣经中有关天主的概念。在这个言词里，所有圣经信仰中常常是艰辛的和转弯抹角的思路都达至巅峰，并且互相综合。圣史若望说：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就是天主。圣经的中心讯息和希腊文化思想的相互交流，实非偶然。」[3]
任何对话都需要有一位有理性的对象。因此，由希腊哲学家们发起的、他们与世界之间的对话之所以能够出现，正是因为受造界有理性，和有一种既简单、同时又非常复杂的逻辑。这个对话得到了天主的启示的光照，导致人可以断言地肯定世界并「非任何需要、盲目命运、或偶然的产物，」[4] 而是出自一个充满了爱的智者，一个先于宇宙、因此而超越宇宙的、有位格的自有者。
圣经里关于创世的记述的核心主旨
现今常见的是，人将创世纪里有关天主创世的记述视为是一段充满智慧的、美丽的诗篇，但毕竟也许缺乏科学、文学和历史硏究所要求的精密度，又没有通过这些硏究所要求的严格审核程序。可是，倘若我们因为这些前人没有显微镜、粒子加速器、或专业期刊而轻视他们，我们会是错的。我们很容易忘记的是，他们也许是从一个更加基本的层次上看事理和明白事理──这个我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忽略了的层次。
要理解一个人或一段文字要表达的意思，我们需要注意当代所惯用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如果它与我们现代所用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应该紧记，在记述创世时，「受启示而记述的作者是根据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宇宙观来记述的」。天主正是在这个框架内给以色列人和不同时代的世人作出了这个新的启示，就是「关于唯一的天主创造万物的这个真理。」[5]
即使这样，常常会有些人唱反调，认为创世这个概念在过去了的时代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但是今天再度搬它出来就未免太简单了。现代物理学和物种进化的种种发现，已经使世界的出现和形状是源于一个创造者的看法变得过时了。宇宙的理性充其量只能是物质世界一种本来就有的属性；任何诉诸于其他动因的说法都会是挑战科学论证的严谨性。
然而，反对这些在圣经中关于创世的叙述的人，往往是由于他们过份地对圣经的文句作字面上的诠释：这一点甚至是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的，而且圣经本身也是弃而不用的。例如，如果我们将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两段关于创世的记述互相比较一下，我们可以观察到两者之间有着一些非常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并不能够归究为是编辑上的疏率。圣经的作者们深知，他们并不需要给世界的、和人类的起源提供一个详尽的、字义上的描述。他们只是想以他们当代可以用到的语言和概念来表达某些基本真理。[6]
当我们开始理解这些记述所使用的语言：一种原始的、但却充满智慧和深刻见解的语言，我们就可以专注其真正的核心了。这些记述给我们指出，创世是出于一个超越那受造的宇宙的、一个「有位格者的干预」。[7] 在世界受造之前，已经存在了的就是造物者天主，祂拥有着自由和无限智慧。借着一句具有象征性意义和看似简单的说话，祂表述了一个深奥的真理，简而言之就是：天主创造了这一切，是因为祂愿意。[8] 圣经没有试图说明宇宙进化和生命起源的各个阶段；它只是确认天主的全能和自由，[9] 祂所创造的世界是理性的，和祂对祂创造了的万有的爱。因此，世界以及组成它的每一个存有，就像「众生之父张开双手的惠赐」[10] 般慢慢展现出来了。对天主创世的坚信，使人知道深深地刻划在世界里的是一个欢迎开放的印记。甚至在不完美、邪恶和痛苦的情况中，一个基督徒也会视每一个受造物为源自天主大爱的一个恩赐，并召叫着我们去爱：去欣赏、尊重、关顾和交付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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